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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首，冤家就是死对头。这会儿，也就是一九四八

年的初春，鞍山郊外的旷野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子弹的呼啸声刺耳，

远处的建筑物冒着烟雾。四野“山东英雄连”连长尚铁龙和国民党军的连

长杨寿山又碰上了。守方缩在碉堡里，抵抗很猛烈；攻方十分英勇，但部队

损失严重。双方并不知道自己又遇上了老对手，只是都已经打红了眼。碉堡

吐着机枪的火舌，一时难以攻破。

尚铁龙命令爆破手魏得牛把碉堡炸掉，魏得牛跑过来，哭唧唧的：“连

长，炸药包没有了！”尚铁龙吼着：“狗日的，那么多炸药包，都用完了？

会不会过日子！啊？”他让战士们把手榴弹集中起来，然后把一捆手榴弹往

自己腰上捆，“狗日的，给我掩护。”

指导员忙上前阻拦：“老尚，你留下指挥战斗，我上。”不由分说，夺

过手榴弹。尚铁龙只好说：“那就指导员上吧，得牛，你是爆破手，跟着。”

指导员、魏得牛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冲向碉堡。二人逼进碉堡，绕过

火力网，艰难地爬到碉堡顶上。指导员拽着魏得牛的双腿，从上往下探身，

魏得牛将一束手榴弹从射击孔投进碉堡内。手榴弹被敌人又抛出来，爆炸

了，指导员和魏得牛跑回阵地。

尚铁龙寻思了一会儿问：“魏得牛，炸药包真的没有了吗？”魏得牛丧

气地说：“还有一个漏包的，炸药漏得差不多，没用了。”尚铁龙让魏得牛

拿出那炸药包看了看喊道：“把炊事员老吴给我叫来。”

老吴喘着粗气跑来，尚铁龙问：“你那里还有没有辣椒面？”老吴脸一

怔：“辣椒面？要多少有多少！”尚铁龙乐了：“哈哈，咱给敌人准备一道大

菜！来，快把炸药包打开，辣椒面装进去，够他们喝一壶的。”

炸药包里头装好了辣椒面，尚铁龙和魏得牛在火力的掩护下，爬上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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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碉堡，魏得牛把装有辣椒面的炸药包塞进碉堡，二人滚下碉堡。“轰”的

一声，碉堡被炸开一个大洞，腾出红色的烟雾。敌人被呛得受不了，纷纷捂

着嘴跑出碉堡，向后方溃逃。敌军连长杨寿山带着残部跑向鞍钢的白楼，固

守白楼，拚命抵抗。

尚铁龙杀红了眼，从掩体里直起身来，愤愤地喊道：“兔崽子，这是谁

带的队伍？还挺他妈的咬牙！咱们山东英雄连就喜欢啃这样的硬骨头，把刚

缴获的那门重炮支起来，给我轰！”指导员忙提醒：“不行，那样会殃及前

面的钢铁厂。”尚铁龙一扭头：“打仗哩，顾不得那些坛坛罐罐，攻进去再

说！”

他正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架重炮，一个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连

长，师部有命令，不许开炮！”尚铁龙吼着：“什么？不许开炮？你听错命

令了吧！”

团长带着警卫员走来说：“尚连长，他没说错，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命令！”尚铁龙只好组织部队又投入战斗。

白楼里，敌团长抽着香烟踱着步。杨寿山紧跟着他：“团长，咱别闭着

眼光知道打仗，也得为自己的后路想想。”“你的意思是⋯⋯”杨寿山干脆

挑明了：“团长，我看蒋委员长的气数已尽，咱何必为老蒋卖命？”

敌团长点头。杨寿山趁热打铁：“咱们身后就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厂，这

么打下去，这个厂子就全完了，钢厂无论落在谁手里都是中国人的，何必相

煎太急？顽抗下去，那可是做了中国人自己的赔本买卖，您干脆率领弟兄们

起义吧！”

敌团长犹豫了一会儿：“再坚持一个夜晚，如果援军没到，你代表我去

和他们谈谈。”

天刚蒙蒙亮，尚铁龙部和敌方僵持着。这时，对面街垒上挂起白旗，对

方阵地有人喊：“不要开枪，我们连长要和你们谈判！”双方停了火。

杨寿山举着白旗，慢慢走到敌我街垒之间，站住喊道：“喂，请你们的

长官出来，我有话要说。”晨曦中，看不清他的面孔。

尚铁龙跳出掩体，只身来到杨寿山面前，他走近杨寿山才看清对方的面

孔，故意凑近来左看右看：“咋这么眼熟呢，你叫杨寿山？”“你是山东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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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铁龙？咳，怎么又遇见你这个催命鬼了！”

尚铁龙故做惊奇：“你还没死？”杨寿山也不示弱：“我死了谁和你作对

头？”尚铁龙一笑：“咱们是第几次当面锣对面鼓干仗了？”杨寿山回应一

笑：“第三次了吧？”

尚铁龙很是得意：“不管是第几次，你都是我手下败将。尝过我的山东

辣椒面吧？”杨寿山颇为不屑：“不是我瞧不起你，拿辣椒面打仗，也太不

讲究了。”

尚铁龙指点着对手说：“输了就是输了，别他妈的肚子疼怨大腿抽筋。

要是早听我的，弃暗投明，何必脱裤子放屁！”杨寿山不服气：“我们这是

起义，要不是怕钢厂变成废墟，硬顶也能顶三天。”

尚铁龙哈哈大笑：“你那玩意儿还挺硬的⋯⋯哎，带着香烟吗？来一

根，燎燎嘴。”杨寿山扔过来一盒香烟。

尚铁龙看了看：“哈哈，骆驼牌。”抽出几支香烟，在左耳朵上夹几支，

又在右耳朵上夹几支，寻思了一会儿，把香烟揣进自己兜里，小心点燃一

支，深深吸了一口。

杨寿山伸手：“拿来呀。”“抠门儿，就不能说不要了？”尚铁龙把香烟

扔还。杨寿山接过香烟，抽出一支点燃：“还说我抠门儿，一包烟没抽几根，

快光了。”

尚铁龙笑：“哎，姓杨的，那年打四平的时候，我在帽儿山像撵兔子一

样追你，你的鞋都跑掉了，裤子也掉了半截，当时你从兜里掉出来的香烟就

是这骆驼牌的，我抽了两口，神仙一样，要不是你那包香烟，我抬手就把你

半个脑袋削掉了。”杨寿山也笑：“那一仗，要不是我们的支援部队临阵脱

逃，还不知谁掉脑袋呢。”

尚铁龙大嘴一咧：“你们打算怎么投降？”杨寿山眉头一皱：“我们是起

义。我们团长说了，天一大亮就把队伍带过来，就在这儿缴械，你们不许打

骂，我了解你们的政策。”

“那就说定了！”尚铁龙摘下水壶，“要是爷们儿就不许使诈，你敢和我

饮酒为誓吗？”“有什么不敢的？”杨寿山接过水壶，喝了一口酒，“我要是

违约，烂掉裆里的家伙！”

“我要是不守信，下一仗就吃枪子儿。好了，回去准备吧。”尚铁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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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山的军帽拽斜了，“明天投降的时候⋯⋯”“我们是起义！”“对，起义，

帽子都要这样戴！我们好认！”尚铁龙哼着军歌转身走去。

突然，枪声响了，尚铁龙一个趔趄站住，他慢慢回过头，望着杨寿山，

紧接着他胸部头部又挨了两颗子弹。他高声叫骂：“狗娘养的杨寿山，我这

辈子和你没完！”骂着顺手朝杨寿山打了一枪，然后慢慢倒下去。杨寿山裤

裆冒烟了，他捂着裤裆，也慢慢地倒下去。山东连发疯一样向敌人扑去，敌

人举着白旗走出白楼。

战斗结束，战士们含泪把尚铁龙从担架上抬下来，准备埋到郊外的土坑

里。

魏得牛哭着：“指导员，连长不能就这么埋了，好赖也得有口棺材呀！”

指导员叹口气：“是该有口棺材，可到哪儿找去啊！”

这时，大道上一队送葬的人抬着一口棺材走来，一些人披麻戴孝哭哭啼

啼跟在后边。

指导员看到送葬的是清一色的男人，觉得有问题，就带着战士们走过去

看。指导员围着棺材察看，发现棺材大得出奇，就让战士把棺材打开看看。

战士们打开棺材一看，里没有死人，装满了枪。

丧主“扑通”一下跪倒：“长官饶命！”指导员冷笑道：“给我玩这一

套！把这些人带到俘虏营！”战士们把丧主一伙人押走。

战士们把尚铁龙装进棺材。魏得牛流着眼泪：“指导员，连长生前最喜

欢这支冲锋枪，让他带着去吧。”指导员点头应允。战士们把尚铁龙和他那

支心爱的冲锋枪一起埋了，立了块木牌：山东英雄连连长尚铁龙之墓。尚铁

龙牺牲了，团里向他的家属发了阵亡通知书。

荒野上，红日高照。一些支前人员和战士在掩埋阵亡的战士。突然，尚

铁龙的坟丘上响起沉闷的枪声，紧接着就是一梭子，坟丘上冒出烟雾，黄土

哗啦啦滚落下来。正在掩埋阵亡战士的人们急切地跑到有动静的新坟前，挖

开坟丘，掀开棺材盖，尚铁龙正睁眼看着大伙！他一阵剧咳之后，又昏厥过

去。大伙七手八脚把尚铁龙从棺材里抬出来，送往野战医院。

在医院的病床上，尚铁龙缓缓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大喊：

“杨寿山你个王八蛋，我抓到你，要剁了你，吃了你！”说着说着又昏过去。

医生对卫生员说：“你们连长这是暂时休克，不要紧。他中了三枪，身上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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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枪问题不大，头上那一枪，子弹现在不敢取出来，将来可能会留下头痛后

遗症。幸亏打他的是冲锋枪，距离又远，不然就没命了。”

山东蓬莱尚家庄海边，尚铁龙的妻子韩麦草领着儿子金虎正在海边赶

海。麦草长得瘦弱，但很干练，一张嘴不小。

村干部曹大叔气喘吁吁地跑来，送来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麦草颤抖着

双手接过通知书，泪水哗哗地流下脸颊。她轻声说：“铁龙，你这个王八蛋，

你说过，你不能死，打完仗你要回家，你要搂着老婆儿子过日子，你不够意

思啊⋯⋯”她带着儿子面对大海，朝东北方向跪下，“铁龙，你死了也不能

当流浪鬼，俺要带着孩子把你搬回家！”

麦草带着金虎坐火车到鞍山，要把尚铁龙搬回家。金虎问：“娘，咱们

能找到爹吗？”麦草轻声而又肯定地说：“咱一定要找到你爹，俺和你爹成

亲才三年，那时候他在青岛德国人开的钢厂干活，有一回，他惹了事儿，把

德国人打了，他跑回家，收拾了两件衣裳，撂下咱娘儿俩跟着共产党的队伍

走了，一走就是十多年，你都忘了你爹的模样了吧？”

金虎点点头：“我影影糊糊记得爹是大高个，方脸，大嘴叉子。”麦草

一笑：“我和你爹都是大嘴叉子。咱说什么也要把你爹的尸骨找回来，埋到

你爷爷奶奶的身边。”

街上到处都是部队过往，麦草拦住一位军官问：“同志，咱解放军有个

山东连在哪儿？”军官告诉她山东英雄连已经跟着大部队南下了，还说：

“大嫂，我在山东连呆过，差不多的人我都认识，你找谁？”

麦草说：“找俺男人，他叫尚铁龙。”军官惊讶道：“啊呀，尚连长他牺

牲了，你还不知道吗？”麦草颤声说：“知道，俺是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家，

可他埋在哪儿啊？”

军官忙安慰麦草不要着急，他让通讯员小赵带麦草到军管会去查找。通

讯员领着麦草来到一片空地前，两人一下子全愣住了，这儿根本就没有坟。

原来鞍钢解放后，老蒋派飞机对鞍钢一顿狂轰滥炸，这一片坟地也被炸平

了。

麦草蹲下身子，忍不住嚎啕大哭。通讯员抹着眼泪劝：“大嫂，哭也没

有用，别哭坏了身子。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吧！”麦草哪里肯回家？她领着儿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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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鞍山街头徘徊。金虎扯着麦草的衣襟：“娘，咱回山东老家吧。”麦草

朗声道：“不见你爹的尸骨咱坚决不回去！”

金虎又说：“娘，俺爹躺在棺材里也不老实，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麦草铁了心：“眼下咱们得先落下脚来，怎么也得有口饭吃，有个遮挡风雨

的地方住下，豁上功夫找，我就不信找不回来！”

道边有个鞍钢招工处，麦草挤进队伍报名。轮到麦草了，招工人员很客

气地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招女的。”麦草说：“要男的？我有个儿子。

金虎，过来。”招工的看着金虎笑了：“大嫂，孩子太小，我们招的是炼钢

工。”

当不上工人，麦草领着儿子流落到营口海边。这天，他们正拣海菜，忽

然发现一群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喊着号子从海里往岸上拉机器，杨寿山指挥

着。

麦草走来，向一位军代表模样的人打听，那人说：“国民党从鞍山撤退

的时候，把重要的机器拖到海里了，我们捞机器。”

杨寿山拿着小本子指点着，说捞上来的机器哪台基本上没问题，哪台经

过维修可以使用，他还说，这里有一台精密机床，还是没找到。那是从德国

进口的，相当重要。他还说，要想找到这台机床，只有派人潜水下去察看，

要是找到了，拴上钢丝绳才能打捞上来。可是在场的人没有会潜水的。

麦草忙走上去说：“同志，俺会潜水。俺在胶东海边长大，六岁就会浮

水，八岁的时候，俺爹往海里扔个磨石蛋子，俺一口气扎进海底就能摸上

来，让俺试试吧。”杨寿山说：“不行，天太冷，别冻坏了。”

麦草有她的主意：“俺要是能找到，你们工厂能收下俺当工人不？”军

代表老廖说：“成！”麦草有了希望：“那好，你们就准备绳子吧。”说罢，

纵身跳进海里。

经过反复潜水，麦草终于找到那台机床。大伙把钢丝绳扔了过去，麦草

又潜到深水里，把钢丝绳拴到机床上，精密机床被拖拉机拖上了岸，麦草却

被冰冷的海水冻僵了，一沉一浮。她拼命地往岸边游着，终于因为体力不

支，沉到海里。

杨寿山急忙脱掉衣服，跳进海里，他扑腾了几下也沉到水里，不过，手

里还紧紧地抓住麦草的头发。老廖指挥大伙救人。一个战士拿起大木杆子送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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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里。杨寿山抓住木杆子，拖着麦草上了岸，他拿起岸上的大衣，包住昏

迷过去的麦草，抱着她急忙往车上跑。

麦草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缓缓睁开眼睛，她见杨寿山坐在面前，又不

放心地说：“你们答应我能找到那台机器，就让我到工厂上班，你们说话要

算数！”杨寿山笑了：“军代表说话肯定算数，你要是身体没事，明天就到

鞍钢上班吧。你在鞍山有住的地方吗？”“没有。”“有亲戚吗？”“也没有。”

“那你们这些天住哪儿？”金虎说：“走哪儿住哪儿，火车站，柴火垛，桥洞

子，都住过。”杨寿山说：“真难为你们娘儿俩，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个住

的地方。”

杨寿山领着麦草住进一个小偏厦子里，他让这娘俩暂时住着，等工作稳

定下来，再向厂里申请住房。临走他说：“我就在不远处的幸福大院住，有

事就到那里找我。”

第二天一早，杨寿山来叫麦草去上班。杨寿山向领导介绍了麦草的情

况，领导安排她到一分厂当吊车工。麦草不会开吊车，杨寿山宽慰她：“不

会就学嘛，有师傅教你，再说吊车我也开过，抽空可以指点指点你。”

麦草艰难地爬上天吊，她长得瘦小，坐在天吊的椅子上直哭。杨寿山爬

到天吊上问：“小麦，怎么啦？”麦草抹了一把泪水说：“我个子太矮，够不

着开关。”

杨寿山没说话，又爬了下来，他对麦草的师傅朱大姐说：“她个子矮，

够不着开关，椅子太低，你教她时抱着她开行不行？”朱大姐是个既宽厚又

爽快的人，她笑着打趣：“你怎么不抱？”杨寿山挺不好意思：“可别胡说，

人家是烈属！”

朱大姐忙爬到天吊上笑嘻嘻地说：“起来，你坐到我腿上，我教你开。”

麦草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泪痕：“师傅，真不好意思。”朱大姐一本正经地说：

“没啥，这是杨技术员安排的。”

中午，麦草走进车间，看到天吊焊花飞溅，愣住了，她急忙爬上天吊。

只见一个人拿着焊枪，戴着护镜，刚把一个新椅子焊好。那人摘下护镜，原

来是杨寿山。麦草感动地说：“杨师傅，真难为你，谢谢了。”“谢什么？上

去坐坐，这回你不用让人抱着开吊车了。”说着，杨寿山走下天吊。麦草目

送着他，杨寿山回过头，挥了挥手。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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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草望着那把新铁椅子，椅子上还放着一个新棉垫子，旁边放了一个新

茶缸，茶缸里是刚冲的一缸子茶水。麦草坐到椅子上，喝了一口热茶，开起

天吊，她的眼里闪出泪花。

尚铁龙躺在野战医院病床上打吊针。他的伤恢复得差不多了，可医生还

不让他出院。他听说自己的连队已经南下，再也呆不下去，拔下针头，走出

医院去找部队，医生拦也拦不住。

尚铁龙来到军营，向首长要求回部队。首长说：“我们基本的意见是把

你留在鞍山，至于干什么工作还没研究。给你十天假，你回老家把老婆孩子

接来，把家安置下来。”

尚铁龙走进自己家的院子里，家门挂着锁。他到村干部曹大叔家，曹大

叔一见尚铁龙，惊奇得不得了，瞪大眼说：“铁龙？你不是阵亡了吗？阵亡

通知书还是我送给麦草的。”

尚铁龙笑道：“他们搞错了，我是被装进棺材里埋了，可没死，被人救

了。”

曹大叔也笑：“好啊，我也不信你能死。接到你的阵亡通知书，麦草带

上金虎到鞍山找你的尸骨去了。”

尚铁龙听了，转身就走，急匆匆赶回鞍山。鞍山这么大，老婆孩子一时

半会儿也找不到，只能找首长先安排工作。首长说：“决定让你转业到鞍钢

去工作。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当年你在青岛德国的钢铁公司当过炼钢工吧？

钢炼的还不错。”尚铁龙乐了：“当年我的炼钢技术正经不错，德国鬼子还

奖励过我面包，不过那是侵略者的面包！”

首长微笑着：“所以，到鞍钢去正是发挥你的特长嘛。”尚铁龙打了一

个十分标准的立正：“报告首长，我是当兵的，我坚决要求上战场打仗！”

首长严肃地对他讲道理，明确告诉他，毛主席刚刚发来电令，要鞍山的

工人阶级迅速恢复生产。现在，中央正准备从全国调集上万名钢铁专家、工

程技术人员、地方干部和大学生支援鞍钢。除了建设鞍钢，中央已经派了一

个整编山东师，三个团开进东北，二八九团，二九零团，二九一团，已经在

那里开发北大荒了。眼下，老红军伤残军人组成的荣军团，国民党起义部队

的解放团，全国青年志愿者组成的先锋团，正在往北大荒开进。现在是全国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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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十万人马再闯关东！

尚铁龙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他充满豪情地站起对首长敬了个军礼：“建

设大东北，这是光荣任务，我去！”

尚铁龙到厂人事科报到。科长告诉他，目前鞍钢是一片废墟，恢复生产

需要时日，厂里让他先到二分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真是鬼使神差，尚铁龙刚走出总厂办公楼的大门，杨寿山就走进了这个

大门，二人都是匆匆走过，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谁也没有发现对方，没理会

对方。

杨寿山也是到人事科办事的。科长对杨寿山很客气，他对杨寿山讲，厂

部决定让他到第一分厂去。领导知道他在国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当过工程

师，是稀有人才。科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杨寿山挑明了，现在鞍钢刚解

放，工人们对有些事不一定马上理解，鉴于杨寿山的具体情况，领导经过慎

重研究，决定暂时先让他当技术员。希望他能正确理解，不要辜负组织的信

任。

杨寿山很快走马上任了。他来到锻轧车间，这里正在恢复建设中，大家

在调试设备，修复机器。杨寿山虚心向张明山讨教：“都说您是钢厂的诸葛

亮，在锻轧方面是绝对权威，这方面我不行，教教我绝活吧。”张明山放出

笑容：“你挺好学的，行，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尚铁龙到二分厂上班了，他背着手在车间里走着。工人们都在紧张地维

修机器。他突然发现一个班组里传来“哇啦哇啦”的说话声，可一句也没

听懂。他问正走过来的姜德久这是些什么人？姜德久用手一指：“你说他们？

都是日本人。鞍钢现在有不少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总共有

三百六十多人。”尚铁龙火了：“小鬼子都战败了，怎么他们还赖着不走，

赶紧买车票让他们走！”姜德久笑道：“厂长说了，他们都是技术骨干。”

尚铁龙走进日本班组，冷眼看着他们：“喂，说你们呢，唧唧喳喳地干

什么？”日本女工程师铃木加代操着中国话说：“我们，讨论技术问题，争

论很厉害！”

尚铁龙朝车间的工人们一指：“你们看，我们的工人在争分夺秒地干

活，你们在这儿讨论⋯⋯什么问题，我看你们是在发牢骚，对你们战败投降

不满，老子告诉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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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本人不知尚铁龙是干什么的，看他那盛气凌人的派头，只能不停

地说着：“哈依！”

尚铁龙继续严肃着训斥：“哈依个屁！你们这些小日本儿，就会偷懒耍

滑，大米干饭白吃了？老子告诉你们，现在我们是工厂的东家，你们是我们

雇的伙计，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还长不长点眼色了？一个个眼皮耷拉

着，就知道坐着，屁股灌铅了啊？我看你们别的不缺，就是缺抽！”

铃木加代实在听不下去：“对不起，我想问问，你是干什么的？”“你问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保卫部的，专门管你们。”

铃木加代说：“你的任务是保卫工厂，我们没做破坏工厂的事，你管不

着！”

尚铁龙更凶了：“谁说管不着？当年老子打小日本管过俘虏，我要他们

立正他们不敢稍息。不听我的，老大的耳刮子抽去，左抽一个立正，右抽一

个稍息，谁敢不老实？还反了你！”

铃木加代讲着道理：“你打俘虏不对，更何况我们不是俘虏，是你们留

用的技术人员，我们的任务不是干杂活，是解决技术问题。”

尚铁龙一翻白眼：“哟嗬！还教训起我来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

个车间的工程师。”

尚铁龙似乎不相信：“一个臭老娘们儿是炼钢的工程师？不是混饭吃的

吧？”铃木加代一举右手：“不许侮辱我的人格！我抗议！”“抗议无效，都

给我整理车间去，车间没投产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勤杂工！”尚铁龙说罢，

背着手走了。

铃木加代嘴唇哆嗦着，说日语：“这个人，太蛮横了，一点道理也不

讲！”尚铁龙回过身来：“你说什么？是不是骂我了？”

铃木加代并不示弱：“我没有骂你，我是说你不讲理，态度蛮横，不像

共产党的干部。”尚铁龙笑了：“哈哈，看来共产党的干部你见得少了，告

诉你吧，你就是女人，要是老子的兵，敢和老子顶嘴，早就把你的牙拔了！”

姜德久小声道：“老尚，上边有话，这些人都是技术骨干，你对人家要

客气一点。”尚铁龙问：“小姜，那个娘们儿叫什么名字？嘴挺嘎咕的。”

“叫铃木加代，炼钢专家，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尚铁龙拧着脖子：“小娘

们儿，老子非打打她的傲气不可，还反了她了！”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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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铁龙又到车间的日本班组去溜达，日本技术人员闻风而遁，屋里只剩

下铃木加代。尚铁龙走进日本班组，铃木加代用大胆的目光迎接着尚铁龙。

尚铁龙问：“你叫铃木加代是吧？”铃木加代盯着尚铁龙：“知道了为什

么还要问呢？”“老子问问不行吗？你们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要

好好反省战争的罪恶，夹着尾巴做人。”铃木加代白了他一眼，没吱声。

尚铁龙数落着：“看样儿你还不服老子是不？想想你们当年是怎么对待

中国人的？再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们要感恩戴德！”

尚铁龙见铃木加代不吭气，接茬问：“听说你是大学毕业，不在你们日

本国呆着，到中国来干什么？”“我是学钢铁专业的，在国内不好找工作，

就跟着父亲来到了中国。”“你爹是干什么的？”“他起先是搞钢铁的，后来

被征了兵。”

尚铁龙一拧眉头：“啊？你爹也是当兵的？到过南京吗？”“他们的部队

到过南京。”

尚铁龙断言：“好啊，那你爹肯定参加过南京的大屠杀！”铃木加代不

高兴了：“我父亲到过南京就参加过大屠杀吗？你太武断了！”

尚铁龙坚持己见：“老子武断？你不要替你爹隐瞒罪恶！”铃木加代争

辩着：“南京大屠杀是哪一年？员怨猿苑 年，我父亲是战败前一年到的南京。”

尚铁龙说；“不管怎么说，你父亲手上一定有中国人的鲜血！”铃木加

代火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父亲是反战主义者，他没杀过中国人！你把

日本法西斯和日本人混为一谈，对日本人充满仇恨，这是不对的，你应该为

自己的言论负责，对侮辱我人格的行为要道歉，否则我要到厂部控告你！”

尚铁龙脖梗一硬：“你告啊，再怎么告你们也是侵略者，老子不怕！”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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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日本姑娘铃木加代袅袅婷婷来到总厂厂部，她在厂长办公室门

外停了一下。她问自己：我来干什么呀？告状啊；告谁呀？尚铁龙啊；为啥

告他呀？这个人对我太凶啊！铃木加代竟然无声地笑起来，她本来是有气

的，这会儿，那点气已经放光了。说实在的，尚铁龙虽然凶，但铃木加代并

不怕他；相反，她觉得和“逞凶”的尚铁龙顶上几句嘴，也挺“解气”的。

告他一状，看看他会怎么样！就告，真的告！

铃木加代故意哭丧着脸对何子英倾诉：“何厂长，尚铁龙太过分了，他

对我们很粗暴，一口一个老子⋯⋯”何厂长忙让铃木加坐下：“你别介意，

他们当兵的粗野惯了，嘴上没个把门的，并不是一定要当你的老子。”

铃木加代又说：“他还说我们的屁股灌铅了，说我们别的不缺，就是缺

抽！”何厂长一皱眉头：“这个夯货，怎么这么说话，等我把他的嘴封上，

看他还胡说。”

铃木加代继续“诉苦”：“他还骂我是臭老娘们儿，把我们当成侵略者，

强迫我们干一些不该干的活⋯⋯”何厂长发怒了，一拍桌子：“这个尚铁

龙，简直胡闹！怎么能骂一位姑娘是臭老娘们儿？真是无法无天！”他立即

打电话，“保卫部吗？马上给我把尚铁龙叫来！”又对铃木加代说，“你回去

吧，我要狠狠地训他，让他给你道歉。”

铃木加代有点心软了：“其实，尚铁龙也就是态度不太好，您千万不要

处分他，批评批评就可以了，要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何厂长十分认真：

“哼，这要看他的表现。”

尚铁龙急急走来，和铃木加代碰了个对面，他昂着头故意不理她，正步

走进厂长办公室。铃木加代没有走开，她犹豫了一会儿，就站到门口听厂长

训话。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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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厂长拍着桌子，严厉地训斥：“尚铁龙，你想干什么？那些留用的日

本技术人员是工厂的财富，他们懂技术，钢厂的开工少不了他们，你想破坏

生产吗？”尚铁龙笑着站在厂长面前：“何厂长，你说哪里去了，我就是看

不惯他们的傲气，表面客客气，骨子里一百个不服。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

杀杀他们的威风。”

何厂长用手指点着尚铁龙：“人家傲气怎么了？人家傲气有资本，谁要

是懂管理有技术，我允许他傲气，允许他威风！我告诉你，如果再有这么一

次，我要处分你！”“是，处分我。”

何厂长缓和一下语气：“从今以后，你的嘴给我把卫生打扫打扫，别一

口一个老子，更不能臭老娘们儿长臭老娘们儿短的骂人家日本大姑娘，太不

上讲究了！”尚铁龙大嘴一咧：“是，老子再也不说臭老娘们儿了！”何厂长

指点着尚铁龙苦笑：“你们这些当兵的啊，真让我头疼。去吧，找人家道个

歉。”

尚铁龙回到二分厂的车间，来到正干活的铃木加代面前，对她招招手，

又指了车间办公室的门，然后转身走进办公室。铃木加代跟着他进办公室。

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转着椅子不吭气。铃木加代心想，这是干什么呢？演

哑剧呀？尚铁龙的转椅最后终于转向铃木加代，停止旋转：“拎，拎什么来？

你这名儿还挺难记，噢，拎着木头还夹带，这样好记点儿。你说我称呼你什

么好呢？同志？不妥，你还没混到那个份儿上；小姐？革命部队没这个称

呼；妹子？也不行，那等于和你们日本人认亲了。你说吧，我该怎么称呼

你？”

铃木加代无所谓的样子：“我的大名叫铃木加代，你就直呼我的名加代

好了。这样只有两个字，和称呼你老尚一样多，总该好记了吧？”

尚铁龙一本正经：“那好吧，加代，我错了，我不该说些伤害你尊严的

话。我现在郑重地作如下更正，首先，我不是你老子；其次，你的屁股没有

灌铅，绝对没有，相反的，很轻，像气球一样⋯⋯”铃木加代扑哧一声笑

了。

尚铁龙继续着他的“检讨”：“再其次，你不是臭老娘们儿，你是日本

的大姑娘；另外，你不侵略者，但你家老爷子是，这个案不能翻。检讨完

毕。你还满意吗？”铃木加代忍不住又笑：“就这样吧。”尚铁龙故意黑着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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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笑什么？严肃点！”

何厂长在会上对大家讲，目前，鞍钢的一切都在恢复当中，中央为鞍钢

提供了一百四十多名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名单，这些人散布在全

国各地，有的还在西南敌占区。中央要求我们把这些专家接到鞍钢，在敌占

区的，也要想办法秘密接来。

何厂长点名道：“廖部长，接受西南这批专家的任务最艰巨，我给你物

色了一个人，是在你那儿帮忙的。”廖部长立马明白：“你是说尚铁龙？他

当过侦察兵，完全够格儿。”

尚铁龙走进保卫部见廖部长，廖部长向尚铁龙介绍了这次任务的基本

情况。十一位专家是恢复建设新鞍钢的宝贝疙瘩，不能有一点闪失。那边是

敌占区，情况复杂。让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总共五个人，配备短枪，副队长

聂天明是重庆人，熟悉那边的情况。已经和那边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让他

们到了之后，直扑华蓥山，和游击队的神枪老太婆尽快联系上。廖部长把十

一位专家的档案当场交给尚铁龙看，不许带走，让他全部记在脑子里。尚铁

龙赶紧翻阅档案，逐一牢记在心中。

一分厂要考核吊车工的技术，该考核麦草了，她开着天吊，吊钩晃悠，

垂了下来。几个工人把吊钩挂到一个大部件上，部件被吊起来，左晃右晃地

移动着，又落下，结果部件安放偏了。麦草这回的技术考核没能通过。

车间主任认为麦草不是学技术的料，准备把她送到后勤部门去。杨寿山

连忙替麦草说情，他先向吴主任介绍麦草跳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捞精密设备

的事，又讲了麦草两个多月来利用休息时间刻苦练技术的情况。杨寿山认

为，不能因为一次考核砸了锅，就把人家打入冷宫，最好能再给她一次机

会。车间主任同意了。

天快黑了，下班的工人说说笑笑走出厂门。麦草在厂门口站着，等杨寿

山。她看到杨寿山推着自行车出来，就和他一起走。

麦草眼里含着泪水：“杨师傅，我太笨了，这次不是你说情，我就被调

走了。下次考核再通不过，就是留下我也没脸在这儿呆了。杨师傅，你帮帮

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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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山寻思了一会儿：“今晚车间没有人的时候，你到那儿等我。”麦

草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没有人的时候？”杨寿山板着脸：“这还用问吗？”

麦草看着杨寿山：“你说⋯⋯”杨寿山也看着麦草：“你去不去吧？给我个

痛快的。”麦草一咬牙：“我去！”

晚上，麦草来到车间，车间里漆黑一片，空无一人。麦草轻声喊着：

“杨师傅，我来了！”连喊三声，无人答应。麦草有点心慌，灯突然亮了，

天吊上传来杨寿山的声音：“上来吧！麦草慢慢上了天吊的楼梯，发现杨寿

山背对着她，铁青着脸，坐在椅子上。“杨师傅，我来了。”“坐下吧。”

麦草坐到椅子上，长出一口气，开始学练开天吊，杨寿山在天吊下指挥

着。麦草开着吊车，开始还算顺当，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不留神，钩头直

晃，把杨寿山打倒在地，杨寿山昏了过去。麦草哭着从天吊的楼梯上跑下

来，背起杨寿山朝医院跑去。

天亮的时候，杨寿山在医院醒来，他的头部包着，躺在病床上。麦草趴

在他的床前睡着了，满脸泪痕。

杨寿山默默地看着她，慢慢地伸出手，抚摸着她的头发。麦草醒来，终

于忍不住哭出了声，一把抓住杨寿山的手。杨寿山握住她的手，两只手紧紧

地攥着。

麦草哽咽着：“杨师傅，真对不起，我真笨，真该死！”说着，她轻轻

地把手抽回来。杨寿山看着麦草：“没什么，也怪我没留神。可是我挺奇怪

的，当时你是不是精神也溜号了？”麦草老实承认：“是有点溜号了。我老

是在琢磨，你为什么要晚上教我技术？”

杨寿山叹气道：“唉，你这个人啊，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你是朱大姐的

徒弟，我教你技术算是怎么回事？要是被人知道了，你师父的脸上挂不住，

我也不好做人。”麦草尴尬地笑了：“你早说啊，我还以为你⋯⋯”

杨寿山一脸认真：“你这个人，想得还挺多，你就是送上门来，我也不

要。”麦草皱起眉头：“为什么？我就那么招人烦？”

杨寿山一下子点明了：“那倒不是。因为，你是烈属。”麦草一下子怔

住了，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杨寿山在医院呆了一天就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又教麦草开天吊。一

天晚上，学练结束，麦草问：“杨师傅，你看我的技术有进步吧？”杨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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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着脸：“马马虎虎吧，还得练。考试的时候，我不会说一句好话。你要是

能干，就留下，不能干就给我走人，听明白了吗？”

麦草小声说：“你那么凶干什么？真像个国民党军官。”杨寿山火了：

“国民党军官？再给我说一遍！”麦草嘟囔着：“我可没那么说，是你听错

了。”

二人走出工厂大门，外面挺黑的，杨寿山要送麦草回家，麦草忙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麦草一个人在黑夜里走着，她害怕地大声地

唱起来，唱的是胶东吕剧《小姑贤》：

“你说是你的妻她无过错，听为娘说一说就把你气煞。清晨起

串门子不去做饭，她做饭也不问俺愿吃什么。为娘的说了她三言

两语，她发疯使气的和俺磨牙⋯⋯”

麦草唱着走着，发现杨寿山蹲在路边修理自行车。“杨师傅，怎么了？”

“哦，这破车掉链子。”“那你慢慢修理吧。”麦草继续往前走。

杨寿山推着自行车跟着：“修不好了，一起走吧。”“咱俩不是一条道，

你走你的。”麦草唱着戏文又往前走，杨寿山推着自行车又跟在后面。

麦草使起了小性子：“你这个人，我说过不用你送。你走不走？好，你

不走我也不走了。”说罢坐到了路边。杨寿山无奈，只好骑上车子走了。

麦草走到家，见杨寿山站在门口。麦草感动了，叹了口气：“你呀⋯⋯

行了，我到家了，进去坐坐吧。”杨寿山一笑：“不了，我还得去找张师傅。

我拜他老为师，约好了，给我说说炼钢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麦草又要考试了。麦草对杨寿山说：“不知怎么

回事，一提考试我心就慌。”杨寿山交待着：“慌什么？你只要发挥出平常

的水平就行了。”

晚饭后，麦草安排妥当家里，拿起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理了理头发，

然后走进幸福大院。铃木加代看到麦草，过来搭讪：“大姐，你是一分厂的

麦草吧？我知道你来找谁。”

麦草笑着解释：“我是来找杨寿山师傅的，明天吊车工又要考试，我找

他讨教一下。”铃木加代用手一指：“他正在厨房做饭呢，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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